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Theories: Gardens, Cities, and Nature by Carter, Curtis & Yang, Yibo
Marquette University
e-Publications@Marquette
Philosophy Faculty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5-1-2013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Theories: Gardens, Cities, and Nature
Curtis Carter
Marquette University, curtis.carter@marquette.edu
Yibo Yang
Accepted version.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46, No.
4 (2013): 88-93. Permalink. © 2013 Zhengzhou University.
Article is in Chinese.
花园·城市·自然 ——环境美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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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将花园作为自然与城市之间的符号，对花园、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分析，其实质是将美学
理论与当前城市与环境的现实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自然美学、城市美学和环境美学为研究背景，通过对三种不
同文化中城市的实地考察，凸显了当前环境美学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 键 词】环境美学/自然美学/城市美学 
       一 
  城市美学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源于1972年在马凯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邀请了费城城市规划师埃德蒙·
培根(Edmund Bacon)，曼哈顿罗斯福岛工程设计师之一约翰·约翰森(John M. Johansen)，瑞典美学家泰迪·布鲁尼乌
斯(Teddy Brunius)以及建筑史学家、城市规划官员、街头艺术家和市民代表参加。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
城市美学，并启发城市规划官员们在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时对美学因素的考虑。 
  培根的观点与他作为费城拆迁改造工程首席设计师的身份密不可分。他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宽阔
的眼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行政资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 
  约翰森敏锐地看到了美学在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性，他将先锋艺术与建筑设计结合起来[2](168－178)。他的这种理
念在罗斯福岛重建工程中得到了体现。罗斯福岛位于纽约曼哈顿与皇后区之间的东河的中心，该岛原来的名字是维尔菲
尔岛(Welfare Island)，而更早之前它的名字则叫做布莱克威尔岛(Blackwell Island)，是当时监狱、医院以及疯人院的
所在地。从1969年起，该岛被纽约州城市发展公司租赁，然后聘请约翰森和其他的顶尖美国建筑师(包括菲利普·约翰逊
、路易斯·康以及约瑟普·路易斯·赛特等)对该岛建筑进行设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建造必要的城市设施，为城市的低、
中、高收入人群提供一个居住场所，并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从此该区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设计模式的
代表，它不仅将不同的种族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还将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高效的运输系统和其他必要的设施与城市生
活的审美愉悦性联接了起来。 
  这次研讨会所提出的城市美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将城市设计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并以费城和罗斯福岛工程为例，展
示了在城市发展设计中美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会后，我实施了一项名为“城市美学”的专题研究，让学生结合其从
美学教科书中学到的理论和这次研讨会的主旨，走进密尔沃基市的各个区域，通过自己的采访、镜头来记录和考察这座
城市。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探寻城市环境的主要组成元素，并以此促进城市美学的发展。通过对行政人员、艺术家、建筑
师、规划师和普通市民的访问，以及对影音和文档材料的整理，我们收集并总结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最大限度地综
合了在城市美学研究中来自各个方面的观点。 
  为了对城市美学作更深入的研究，我在1975年来到希腊。这里矗立着许多古代城市遗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埃皮
达鲁斯和德尔菲的古代剧场遗迹，以及延续了古希腊文化的雅典帕台农神庙遗迹。除此之外，还有奥林匹亚、科林斯以
及克里特和科孚岛上的那些古城市的遗迹。可以说，古代希腊城市中的这些遗迹鉴证了这些古代城市所具有的美学价值
。 
  随后，我到了日本去探寻其现代城市模式发展的进程，并且将日本作为东方城市美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代表。我对日
本的考察包括了第一手的观察资料，以及一路上与建筑家、美学家及城市设计师们的访谈交流。通过对东京、京都、长
崎、广岛、日光、镰仓、奈良等城市以及日本海岸偏远山区的考察，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和感受到了日本城市中所蕴含
的美学元素。通过对希腊和日本这些在历史中衰落又复兴的城市的考察，我发现在这些城市中，无论是其过去的还是现
存的建筑，它们都共同建构了其文化的审美属性。 
  1976年5月31日至7月11日，在温哥华召开了联合国人居会议。这次会议广泛地综合了美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自
然科学关于人类生活质量的观点，涵盖了从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到非洲、亚洲、欧洲以及南美、北美等多元文化的视角。
温哥华人居大会及其后的联合国人居论坛的目的是使政策制定者和各个地区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环境，并为其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紧接着联合国人居大会，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和国家人文社科基金的共同赞助下，来自建筑、哲学、历史、经济、
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城市规划学和环境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三名学者于1976年夏天在华盛顿展开了一项“美
国价值与人居”的联合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作为美学和哲学领域的代表出席并主持了其中一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这
个研究小组的任务是制定一套研究计划，设计制定未来人类环境将会出现的研究主题。当时，人类学家，也是研究组成
员的玛格丽特·米德就指出，这些被制定出的主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预见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对这些将会出现的环境
主题的制定并非意味着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而是表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是“螺旋上升的知识”过程中
的一个环节，每一个这样的环节都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环境的理解。在美国价值与人居项目中，这些跨学科的研究
主题包括：居住地的形象，人口统计学对居住地形成的影响，个体、社会机构和居住地之间的关系，人权与人类居住地
，以及不同价值观对人类居住形成的影响。 
  二 
  在当今关于环境美学的主流论者中，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令人信服地使人认为在环境美学这一领域中美学
与科学是互补的。卡尔松坚持以自然和环境科学中对当前环境质量问题的探讨为基础，并认为以科学和美学互补的方式
对自然的审美鉴赏是我们对自然理解的最好方式[4]。 
  与卡尔松的观点相反，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则认为对自然的鉴赏“常常包括为自然所感动或者在情感上被
自然唤醒。我们可能通过使自己接受它的刺激，并通过对其外观的关注而置身于特定的情感状态中，从而欣赏自然”
[5](P592－593)。对于卡罗尔来说，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并不基于由科学范畴所提供的认知知识。巴德(Malcolm Budd)
也持与卡罗尔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科学理论中关于自然的诸如秩序、规律和和谐这些价值概念，并不能转化在对环境的
审美鉴赏中[6](P291－298)。 
  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通过对现象学的运用和基于非西方理论的视角，以参与美学的观念作为其环境美
学的基础。柏林特的参与美学理论认为人存在的连续性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进程具有一致性，并且该理论还包括了社会
学、政治学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7](P83－86)。 
  这些关于自然美学的观点也得到了马尔科姆·巴德(Malcolm Budd)、格伦·帕森斯(Glenn Parsons)、艾米利·布雷迪
(Emily Brady)及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和批评[8]。在这些关于环境美学的探讨中，其主要的争论是自然的审美价值是内在
的还是功能性的。基于我们先前的那些项目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对环境美学理论的综合，我认为在自然美学中，应该摒
弃在内在价值和功能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研究路径[9]。正如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所论述的：“实
用与审美的功能性是不可分割的。当感觉与认知被运用、延伸到实际的目的中时，审美经验才更为丰富和有意义。”① 
  其实，自然与城市中的环境，其审美价值既可以内在地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又可以从实际目的出发为生态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由此，自然和城市的审美生活经验跨越了内在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的鸿沟。它所带来的愉悦既基于我们对优
美风景或建筑艺术的审美鉴赏，也同时基于这些风景和建筑的生态环境价值以及有利于城市整体环境构造这样的实际目
的。 
  三 
  花园如何作为自然和城市环境间相关联的符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花园、自然和城市这三个概念进
行分析。 
  首先，花园包括每一个城市中各种各样的花园都构成其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园在这里的含义是为植物、花
卉和其他自然物建立一个“展示、培育”的公共空间。花园是由土壤、树木、草、花以及石头这些自然物质所构造的。
虽然斯蒂芬妮·罗斯(Stephanie Ross)和其他学者对花园进行了更加宽泛的定义，但在本文中我仅将植物和其它自然元
素作为定义花园的主要因素[10]。当然在花园中，与这些自然元素相并列的通常还包括一些既有娱乐性也有象征性的建
造物，就像城市那样。花园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环境，它基于建造设计的规律和原则，以审美鉴赏为目的将各种自然元
素置于一定的秩序之中。花园也是一个小的环境系统，它为欣赏者提供感官上的审美愉悦。同时花园作为城市的一部分
，也具有丰富我们生活经验的功能性用途，比如，花园是城市空间构造设计的重要元素，它使城市环境对其居民和游览
者更具吸引性。花园与公园并不相同，虽然在花园中包含了某些公园的元素，但是花园比公园具有更多样性的用途，比
如在其中可以建造纪念碑、操场和游泳池等设施，使人消遣娱乐。 
  其次，自然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比如，流行的观念说自然是一种独特的视觉风景，是由山脉、森林或湖泊等
自然元素构成的。在这一观念中，自然的定义主要是由其视觉特征决定的，因此人们认为自然的美学价值类似于我们对
一幅画所进行审美鉴赏那样体现出来。这种关于自然的观点因没有分清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鉴赏而受到批判，并且这种
观点也没有看到自然在审美鉴赏中和在人的生存中所具有的生态学意义。因此在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影响下，当前的
自然美学理论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界定对自然的审美鉴赏，并且在“自然进化”和介入了人类活动的“自然景观”中，对
自然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复杂。 
  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建构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环境，它的规模由人口的密度所决定，并具
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功能。城市的可视性为人们的审美鉴赏提供了大量的图像，我们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的积极参
与获得了审美经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积极的参与也打破了在视觉上对城市审美的限制，城市中的建筑、商业、
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城市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正如阿诺德·柏林特
所论述那样，我们对城市的关注和其对人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历史并将继续延续下去[11](P125－148)。 
  基于上述理解，我在本文中将花园作为一种文化建造物进行检视，它是自然美学与城市美学间的一座桥梁。对花园
历史进程的观察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花园与城市是同时出现和共同发展的。比如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墨
西哥、中国、日本、非洲以及西欧和美洲，花园已经存在数个世纪之久，并且花园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
历史上看有这样几种重要的花园类型：与皇家宫殿相连接的花园、寺庙或修道院中的附属花园、专为凝神哲思而建的禅
宗花园、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公共花园以及开罗的现代城市花园——这种花园不仅为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而且还具
有促进社交活动和提高人的生命健康的功能。此外，还有为审美和科学研究保存和提供稀有物种的植物园——截至目
前，在全球150个国家中有超过1800个这样的植物园。 
  为了观察花园是如何作为审美鉴赏的对象，我将西方16世纪至19世纪的花园与那些代表了不同哲学思想和文化价
值的中国花园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的景观设计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中西方的花园中都有天然的树木、花卉、草坪、喷
泉、池塘和山石，有一些还有雕塑、亭阁、桥梁和与这些建筑物相匹配的工程系统。花园中所有这些元素都是根据其相
对应的风景而被精心安排的。 
  欧洲的花园，如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中的花园，其设计风格是以中心线为标准，对花园进行对称分布性的设计。也许
是基于从毕达哥拉斯到笛卡尔理性哲学传统的原因，欧洲花园都以几何学的对称性为基础设计安排花园中的各种元素。
这种类型的花园强调和谐和平衡的审美价值，甚至连植物所具有的原初的自然生命力也经过人为的裁剪以此来符合花园
的整体设计。 
  在中国北京、上海以及徐州、南京和扬州这些城市中，花园已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花园类型经历了三
千多年的演变发展，与以规则的几何型花园设计相反。传统的中国园林设计更倾向于非规则的、自然的设计样式，因此
在这些园林中，设计师们的意图被尽可能多地隐藏了起来。尽管在不同的园林中有着许多相同的自然和人造的元素，但
是每一种元素都在其所处的环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像假山和水这样的自然元素，在中国园林中是为了使人更
加亲近地体验大自然中的山林与溪流。并且在中国园林中，植物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例如竹子象征正直与坚毅的性
格，松树象征着长寿与挺拔，而荷花则象征纯洁与清廉。 
  也许深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园林设计中对自然的强调与道教和佛教中的禅学思想紧密相连。道教与佛教都将
自然作为逃离尘世的居所和一种慰藉精神的形式。② 
  因受到中国园林的影响，日本的传统园林始于10至12世纪。其中稀疏的树木、鲜艳的花朵、落叶植物和池塘中间
小岛上小山状的土丘都是日本园林的标志性元素，一两座或多座小桥将池塘中的小岛与岸边连接。并且需要注意的是，
始于14和15世纪京都的园林，其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在其中进行禅思。例如位于京都西园寺中的禅宗园林，就使用
了大量的稀疏错落的、简洁抽象的石头象征大自然中的山。 
  至此我们所提到的城市花园，都是被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对待的，即通过我们身心参与到环境之中而获得的一种审
美对象。然而，这些花园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用途，如它们可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实力，吸引游客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甚至经济的发展。并且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花园还起到了对市民的教育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植物、动物等关于大自然
的知识。 
  现代城市花园还具有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这样一些功能。例如艾资哈尔公园花园，是由参与了开罗阿尔艾哈迈尔
旧区改造项目的阿加汗项目基金投资修建的，③其目的是为埃及的这片改造区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教育的帮助。另一个将
社会公共职能纳入到花园之中的是科亚花园公园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在全球第三世界国家中建立公共花园，为穷人和
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社会救助。这两个花园项目都使用了花园这一理念来为人们提供社交活动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两个项目说明了作为审美对象的花园，其审美性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也具有外在的、实际的功能性。在这些例子
中，我们看到审美活动是在促进人类生活幸福的过程中实现的。 
  通过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城市环境中花园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到花园对于城市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将自然的元素
和人为建造的元素结合起来，构成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那些城市中仅仅表达个体情感和体现个体创造性的私人花
园，也不可避免地让人们驻足欣赏，由此这些私人花园亦丰富了人们的城市生活。 
  四 
  在《艺术语言》中，古德曼将艺术的符号性功能比作语言[12](P64－77)。他丰富的艺术符号理论可以被用来阐释
花园如何作为自然与城市间的一种符号，而对其论证的基础理论就是例证。例证是三种主要的象征形式中的一种，它被
用来解释艺术如何具有符号的功能性。例证与再现或表现不同，它是指符号与被指示物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例证即
是指花园与城市、自然之间的关联性。在这里符号既例证了其符号本身的特征，又例证了其所指[13](P19)。像这些例
证的符号既需要其本身具有被例证对象的文字性特征，又需要具备一套象征规则，即从被象征的对象(自然、城市)向符
号(花园)生成的规则系统。在古德曼的审美符号理论中，例证也是一种审美征候，它将论证花园可以作为一种审美象征
形式。 
  文字性的例证在花园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基础是它们都包含了树木、鲜花、石头与水。例如在中国园林中，富含生机
和具有灵动形式的石头例证了自然中的大山，园林中的池塘则指称了自然风景中平静的湖水。与此相类似，通过花园与
城市里的亭榭和其它建筑间的交相辉映，例证也发生在花园与城市之间。花园也同样例证了自然与城市两者间所共有的
特征。例如园林中的桥连接着被溪水和河流分割开来的不同部分，而在自然与城市之中，桥也是被建造起来用以连接被
自然分割开的部分。在这个例子中，自然与城市中的桥都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主观设计和改造，而花园也表现出了这种
特征。从另一层面看，花园也例证了在自然与城市中存在的生长、成熟与腐烂的循环周期。 
  将花园作为一种符号来理解自然、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个论断还借助了隐喻理论。对于古德曼来说，表现是一种隐
喻性的例证。基于这一论断，我将隐喻理解为一种概念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似的意图被隐晦地运用到新的场景
之中，或在旧的场景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13](P19)。回到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中，花园中那些生长、成熟和腐烂
正是这样一种隐喻，它表现出了在自然与城市中都共同存在的这一自然循环。 
  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中，花园也是一件艺术品，由此以隐喻性的方式而非文字性的指称方式可以将花园作为这样一
种更为恰当的符号，这种符号更适合阐释花园作为艺术品的审美性特征。在这些例子中，花园中那些文字性的指称被转
化为充盈的审美隐喻，它们使我们能够轻易地超越文字性的关联去抓住自然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对花园进行隐喻性的理解，使得花园例证出了诸如“自然美”“形式美”“愉悦”这些传统的美学价值，以及其它
诸如“和谐”“平衡”“优雅”这些独特的审美特征，这些审美特征是美学家们附加在对自然和城市的审美过程中的。
当我们畅游在花园的空间里时，隐喻使我们能够抓住审美情感与感官经验中的内在本质，甚至是审美经验中那些想象性
的反思。最终，我们在这些环境中的审美体验，以及这些审美特征都不再是一种文字性的或“客体性”的了。 
  至此，花园作为符号，通过对自然或城市环境的例证，使自然与城市的特征凸显出来并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
些特征能够在城市或自然中被直接地认识，或被隐喻地运用到城市与自然之中。例如，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花园中有来
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种植的植物，并且花园的地面是不平坦的，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可以站稳脚的地方。由
此，花园里无法驻足的地面和根植于其上的植物是对犹太人经历的一种隐喻，是对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所种植的植物的
文字性的例证所做的隐喻性的运用。 
  墨西哥的瓦哈卡民族植物园，既例证了对风景的自然性指称，又对其历史与地域的文化性指称进行了例证。这座花
园位于一座16世纪的圣多明戈修道院前，花园里的植物由低到高连绵起伏，并且整个花园轮廓的设计是为了象征该地
区在一千年以前就进行植物种植这一悠久的历史。花园里遍布由人类学家挑选的植物，它们包括霸王树、管风琴仙人掌
以及其它来自该地区的植物。这些植物使人联想到那一片仙人掌与蛇共存的自然景象——“密布的鲜花和荆棘，干燥
的空气和那带来潮湿的飓风”(巴勃罗·聂鲁达)。花园喷泉中的水被从当地特有的白色寄生虫体内挤出的血染红，它既意
喻古老的萨巴特克血祭仪式，也意喻墨西哥在殖民统治下的流血牺牲[14]。 
  在花园例证自然、城市的特征过程中，我们不能预设已经存在一套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就像那些业已存在的语言
或与语言相似的系统。可以认为在理解自然与城市的关系中，花园作为一种符号，其指称“系统”是基于我们的经验的
。经验在这里包括了建造花园的知识、花园发展的历史和花园与自然、城市间所具有的那些共同特征。 
  花园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其指称性的运用类似于基于我们理解一幅画时所基于的图像能力，而不是基于语义和语法
系统规则的语言能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花园的经验受到视觉和知觉的巨大影响。但是，对花园经验的审美
鉴赏并不像欣赏一幅画或其他视觉性的艺术品那样，它需要调动除味觉以外的所有的感官能力。正如凯瑟琳·埃尔金
(Catherine Elgi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听到鸟和昆虫的鸣叫，我们闻到花与落叶的味道，我们感觉着脚下的土地。”
[15] 
  通过对花园的解读来理解自然或城市的环境，这需要我们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与它们紧密连接起来。花园作为自然
与城市间的符号，其最重要的基础是符号(花园)和所指(自然、城市)间存在的“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基于它们间共
同的特征，如来自大自然的树木、石头和水，以及由人的心灵和活动所设计创造出的楼阁建筑、桥和雕塑。将花园阐释
为与自然和城市间相关联的符号也基于一系列复杂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我们每天与自然、城市的碰面中，通过视觉、
听觉和其他感官活动获得的，并且这些经验也还包括我们从历史、科学、哲学与美学中所获得的知识。 
  对花园进行定义、比较和阐释的基础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相反，它们是全世界所有城市花园都最为具体、
本质的主体组成部分。每一座花园都引起我们对自然以及与其所在城市环境相关联的文化的关注，在此，花园是自然与
城市特征的一种样本，而不是对自然与城市的叙述或描绘，这就是花园与自然、城市间的符号关系。 
  古德曼指出符号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基于我们希望符号所要象征的是什么。不同的符号遵循不同的标准规则，在
此我们的目的是试图理解自然与城市的审美特征，所以我们注重的是这一主题中符号的审美特征。在任何情况中，对符
号价值的衡量在于它对我们感知的激发能力，以及提高我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因此，那些各式各样的，指称一系列自然
与城市结构模式的花园最能激发、丰富我们对城市和自然的理解。 
  然而，仅仅出于理论的新颖性而简单地引入符号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对符号的引入应该具有其自身价值。由此在对
自然与城市进行概念定义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将自然与城市中那些丰富的图像与自然和城市的特征相统一起来
。花园就是这样一种包含了自然与城市各方面特征的鲜活的符号，在自然和城市的环境中，它比通过语言或图画的手段
更容易触及我们的感知和加深我们的认识。 
  收稿日期：2013－05－19 
  注释： 
  ①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M].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1981
，第104页。国内对此书的译著《城市形态》并未有此句翻译，但与之有相关的译文“所有功能都立
即向我们的感官开放，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获得了实际能力并变得成熟起来”P97
。“感觉是重要的功能性的考虑，因为判断事物的能力、按时行动的能力、寻找出路和辨识标记的能
力，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生活在令人愉悦地方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的一个基本条件
，因此人们以感觉敏锐为乐”P102。［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②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参见《自然的深思：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美］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
著，载世界景观设计II[M],韩炳越等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③在一些情况下，“花园”和“公园”两个词义间的区别变得十分模糊，尤其当“公园”一词包
含了“花园”所指示的要素。例如在艾资哈尔公园和科亚花园公园，它们即是花园但是也具有公园所
具有的社会功能，这也正是纽约中央公园的核心特征。 
  【参考文献】 
  [1]［美］埃德蒙∙N·培根．城市设计[M].黄富厢，朱琪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John M. Johansen. The Avant‐garde in Architecture Today[J].Arts in Society, 1995, vol. 3, 
  [3]American Values and Habitat. A Research Agenda[C].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Division of Public Sector Programs, 1976. 
  [4]［加拿大］卡尔松．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M].杨平译．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6. 
  [5]［美］诺埃尔∙卡罗尔．超越关学[M].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Allen Carlson and Shelia Lintott. Nature,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Beauty to 
Dut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7]［美］阿诺德∙柏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6. 
  [8]Glen Parsons. Aesthetics and Na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 Continuum, 2008. 
  [9]Emily Brady. 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Stephanie Ross. What Gardens Mean[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1]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M].England and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 
Press, 2012, 
  [12]［美］尼尔森∙古德曼．艺术语言[M].褚朔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3]Nelson Goodman and Catherine Elgin. Reconception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Arts and 
Sciences[M].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14]Edward Rothstein. The Past Has a Presence Here[N].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12. 
  [15]Catherine Elgin. Letter Commenting on an Earlier Draft[Z].June 14, 2012. 
